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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以来，在席卷阿拉伯世界

的政治风暴中，伊斯兰教两大教派——

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矛盾，再次浮出

水面，成为影响多国政治变局的重要因

素。在巴林，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的抗

议浪潮，遭到逊尼派哈利法家族和以沙

特阿拉伯军队为首的海合会部队的联

合绞杀。在叙利亚，属什叶派阿拉维支

派的阿萨德政权，在内忧外患冲击下摇

摇欲坠。什叶派核心国家伊朗则面临与

西方的 后摊牌。伊朗核问题持续升

温，美国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殃及

伊朗的金融和石油工业，关于以色列和

美国对伊朗动武的种种猜测一时间甚

嚣尘上。这一切似乎说明，什叶派在逊

尼派阿拉伯国家和西方的围攻下腹背

受敌，教派矛盾在中东现实政治中被继

续放大。

旧仇未解

逊尼派与什叶派在当代的冲突始

于上世纪 70年代末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彼时的伊朗在霍梅尼主义的主导下表

现出强烈的进攻性，将海湾君主制阿拉

伯国家视为“非法政权”，向其输出革

命，支持这些国家的什叶派反对力量。

伊朗咄咄逼人的攻势，引发沙特阿拉伯

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恐惧。它们通过

两个战略应对伊朗的攻势，一是支持伊

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与伊朗对抗，二是六

个海湾君主制国家成立海湾合作委员

会，联合自保，共同应对伊朗的攻势。

这两个策略达到了预期目的，伊朗伊斯

兰革命成功后不久就被拖入长达八年

（1980 ～ 1988 年）的两伊战争，实力

黎巴嫩真主党这轮‘什叶派新月’的崛

起 ,对于整个地区是不稳定因素。”2006

年 4月，穆巴拉克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

指出：“大多数什叶派穆斯林对伊朗的

忠诚，超过对自己的国家的忠诚。”2008

年 9月，世界穆斯林学者联合会主席优

素福·格尔达威公开批评伊朗，称其“将

触角伸向伊拉克、黎巴嫩和海湾阿拉伯

国家，支持什叶派宣教活动，对海湾阿

拉伯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2009 年 2

月，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言论引发伊朗

与巴林的外交危机。约旦国王和埃及总

统为此专门访问巴林，表达对巴林政府

的声援。摩洛哥的反应更为激烈，干脆

与伊朗断交，并在其全境收缴什叶派书

籍，禁止什叶派宣教活动。

又添新恨

2011 年初春，“阿拉伯之春”的狂

潮登陆巴林，教派冲突再次成为政治动

荡的催化剂。巴林什叶派在突尼斯、埃

及事件的鼓舞下，向逊尼派统治家族发

出怒吼。为拯救巴林哈利法家族岌岌可

危的统治，沙特不惜动用“半岛之盾”

前往巴林“维稳”。在沙特的干涉下，

折损不少。海湾君主制国家不仅保持了

国内政治稳定，为应对伊朗威胁而成立

的海合会，在区域整合方面也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

什叶派与逊尼派矛盾的再次激化，

由伊拉克战争和伊朗核计划引发。2003

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不仅改变了伊拉

克本国的政治生态，强人统治不再、国

力削弱，伊朗更是借机崛起，导致海

湾乃至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变

化，原有的均势被打破。伊朗客观上成

为美国反恐战争的 大受益者：在东部，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倒台，伊朗消除了一

个敌对政权；在西部，伊拉克萨达姆政

权被推翻，伊朗 强劲的对手不复存在；

伊拉克战后，什叶派在伊拉克执政，同

属什叶派的伊朗获得对伊拉克内政的空

前影响力。伊朗利用有利的地缘政治环

境，谋求在中东，特别是在海湾称霸。

伊朗对阿拉伯世界的渗透主要通过什叶

派扩张，以及“伊朗—真主党—哈马斯”

三角关系和伊朗与叙利亚联盟实现。

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恐惧

还源于其核计划。伊朗顶住国际社会压

力，继续其核研发活动，使逊尼派阿拉

伯国家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沙特阿

拉伯、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均宣布将启

动核计划。2006 年 5 月，沙特外交大

臣费萨尔曾指出，“我们与伊朗的关系

面临两场噩梦，其一是伊朗将拥有核

弹，其二是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阻止伊

朗拥有核弹。”

伊朗的崛起和海湾地缘政治格局

的变动使阿拉伯国家坐卧不安。早在

2004 年 12 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就忧心忡忡：“伊朗—伊拉克—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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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尼派VS什叶派：旧恨新仇

2012年，或许是中东教派冲突大摊牌的一年，尤其是“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叙利亚危机，或将引发中东教派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大洗牌。

>>2011年5月18日，科威特什叶派和逊尼

派议员在议会激烈辩论时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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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局势虽然暂时平静下来，但什叶派

对逊尼派的仇恨却空前高涨，为这个岛

国的政治前景埋下隐患。沙特之所以不

惜出兵巴林，是因为它将巴林视为其后

院和反伊朗的前线。沙特石油主产区的

东部省是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地，巴林的

动乱如果不被及时遏制，则可能蔓延至

沙特，使王室统治面临威胁。沙特的另

一个担心是巴林什叶派一旦上台，将投

靠同为什叶派的伊朗。在沙特主导下，

海合会还推出扩容计划，邀请约旦和摩

洛哥“入海”，意在将海合会打造成建

立在逊尼派和君主制基础上的“神圣同

盟”，将维护家族统治和应对伊朗威胁

作为首要目标。

叙利亚危机也带有教派冲突的深深

烙印。阿萨德政权的核心成员，以及叙

利亚军队的大多数高级将领，均属阿拉

维派。该派是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下面

的一个小派别，人数仅占叙利亚人口的

12%，却称雄叙利亚政坛数十年。阿萨

德政权仰仗的并非社会主义、世俗主义

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而是原

生态的组织——阿萨德家族和阿拉维派。

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是个另类，它是大

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敌人——伊朗的坚定

命以来，伊朗实力上升导致海湾和中东

地区的安全困境，教派冲突演变为以沙

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国家与伊朗之间争

夺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霸权的权力

之争。近年来，沙特、巴林等国多次指

责伊朗支持什叶派势力在海湾阿拉伯

国家扩张势力，煽动什叶派穆斯林从事

颠覆王室统治的活动。沙特、巴林、阿

联酋和卡塔尔境内的什叶派穆斯林，在

什叶派主政伊拉克和伊朗崛起的鼓舞

下，自我觉醒意识渐浓。

从国际层面看，伊朗是美国与逊尼

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敌手，遏制伊朗崛

起是美国与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结盟的

重要动因。美国在海湾的总体战略是联

合逊尼派阿拉伯国家遏制伊朗，防止伊

朗在海湾坐大，并将伊朗的盟友叙利亚

和黎巴嫩真主党一同列为打压的对象。

千年冲突走向何方？

当前，什叶派面临空前的压力。在

伊朗，核问题以何种方式解决尚未可

知。伊朗处于西方、以色列、逊尼派阿

拉伯国家的三重压力之下，外部环境十

分恶劣。美国制裁力度不断加大，已危

及伊朗经济命脉。美国的战略是以压促

变，动武是 后一张牌，借“阿拉伯之

春”的东风，从内部搞乱伊朗才是上策。

伊朗下届总统选举，以及 高领袖的继

承问题，也将为西方从内部搞乱伊朗提

供机会。卡塔尔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已

开始寻求武力推翻叙利亚的阿萨德政

权。在巴林，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报告

显示，什叶派遭到“系统性”的镇压和

酷刑，怒火迟早还将被点燃。在伊拉

克，美军刚刚撤离，教派矛盾便死灰复

燃，政治分裂和教派冲突正在将这个国

家引向未知。在黎巴嫩，旷日持久的教

派矛盾仍在延续。2012 年，或许是中

东教派冲突大摊牌的一年，其中叙利亚

危机的走向 值得注意，其“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作用，或将引发中东教派和

地缘政治格局的大洗牌。

盟友，这是叙利亚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

关系不睦的主要原因。阿萨德政权对逊

尼派抗议的弹压，引起逊尼派国家的强

烈不满。沙特、卡塔尔挟持阿盟，通过

严厉的制裁措施，旨在推翻阿萨德政权。

阿萨德政权一旦倒台，执掌叙利亚的将

是逊尼派穆斯林，且极有可能是与沙特、

卡塔尔意识形态相似的伊斯兰主义者。

两国对阿萨德政权步步紧逼，背后还另

有深意，那就是拔掉阿萨德政权这个伊

朗在阿拉伯世界埋下的楔子，冲破“什

叶派新月”。这样一来，既可削弱伊朗，

防止美军撤离伊拉克后伊朗在海湾坐大，

又可切断伊朗与真主党和哈马斯军火供

应的通道，打压中东激进势力。

教派矛盾，还是权力之争？

教派矛盾已在中东延续千年，作为

少数派的什叶派自产生以来，便与逊尼

派不睦。然而，双方矛盾起于教派、民

族等观念性因素，但并不局限于信仰层

面，权力等物质性因素才是双方冲突的

实质。

从国内层面看，中东国家民族构建

水平低，国民对教派、民族、部落的认

同超过对国家的认同，为教派矛盾埋下

了祸根。中东多个国家存在教派和权力

的错位，形成了蕴含高度风险的畸形政

治结构。在巴林和伊拉克，占人口多数

的什叶派长期被逊尼派统治。叙利亚的

情况则正好相反，属什叶派的阿拉维派

统治着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此外，海

湾国家还普遍存在对宗教少数派的压制。

伊朗境内的逊尼派阿拉伯人长期受到歧

视，沙特什叶派穆斯林占人口总数的

16%，聚居在盛产石油的东部省，但他

们的政治、经济状况远不如逊尼派，甚

至连什叶派宗教仪式都被沙特政府禁止。

从地区层面看，海湾地区是什叶派

穆斯林的聚居地，除伊朗和伊拉克外，

海湾阿拉伯国家境内均有一定数量的

什叶派穆斯林，其中什叶派穆斯林在巴

林占人口总数的约 70%。伊朗伊斯兰革

图
片
来
源/ Im

aginechina


